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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娟娟

随心一舞

我每日必经的一个小广场上，早晚都很热
闹：舞剑的、挥绸带的，甩扇子的，拿球拍的……
伴奏的有民乐、粤语歌、轻音乐等，南腔北调，更
催动热情。

舞者，固定或不固定，图个欢喜、舞个自在。
勿管精髓奥秘所在、勿管音乐节拍踩对与否，只
要动起来，嘴角扬起花，手臂不闲着，腿脚也来回
动。筋骨在自己身上，耳中听乐声、眼中见天地，
你来我往，无拘无束。沉淀了无数人足迹的小广
场，也许拥挤了些、也许简陋了点，但挡不住舞动
的热情。随处伫立，即是舞台。

有时也会有专门的演出。灯光璀璨，乐曲动
人，观众兴致高涨。登上这样的舞台，有众星捧
月的感觉。熟稔的动作、灵动的眼神，台下观众
掌声阵阵，台上舞者风姿绰约。这时人人羡，却
不能个个想。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时间在
功底面前几乎是静止的，演员们走位、舞动，仿佛
绽开在舞台中心。

高台独立，适合精英。舞蹈的震撼在于本
真。黄土地上的腰鼓，平凡一实物，西北汉子们
敲击着，大开大合地舞动着。咆哮般响，狂风般
旋，野马猛虎一样刺破黎明、撞开时光，每一粒尘
埃随之飞扬。隆隆，隆隆，山河震荡，回响绵延。

踏歌而来的，不仅是故友，也许是陌路。志
趣相投，心向往之。凝神、聚意，一泻千里的气
势。手足眉眼，一举一动俱有万千风情。如风，
如雨，如雪飘飞，辗转、灵动、翩然！

跳舞的地方，不在乎大小。菜场边上、小区
门口，一块空地，三五人就可跳起张弛有度的太
极舞。河边的小树林，落叶缤纷，人们休闲甩臂
增画意。舞蹈，崇尚的是自由。哪怕那些婴童在
小推车上听到乐声，也挥手蹬腿、舒展笑颜。

随心一舞，回归纯真、回归本心，坦荡自在。
舞蹈，记录灵魂的语言。舞动的时候，用姿

态去描摹梦想。一个动作倾诉一句，一曲舞罢，
就是作诗一首。

发出生命的呐喊，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心境
决定了步伐。摸索着、慨叹着，化为起伏的线条。

不休不止的舞啊，永在人间！

□夏俊山

一
1976年，我改变了生产队社员的身份，成了大

队“双代店”（代购代销店）的一员。双代店房子老
旧，柜台、货架也很陈旧，大白天也能看到老鼠出
没。初夏的一个上午，双代店负责人老于说，这些老
鼠简直成了精，晓得挑好吃的，就是不吃老鼠药，还
是养一只猫好。

我想起了上班路上看到的一幕：一棵高大的桑
树下，有只黑狗在跳、在叫、在围着桑树转来转去。
树下还有三个十二三岁的野小子，为首的红旺拿着
芦竹在挥舞。这是在干啥呢？我走过去才发现，桑
树上有一只猫。原来红旺企图把黑狗驯成猎狗，让
它抓猫。这只倒霉的流浪猫就这样成了猎物，被逼
上了树。我劝他们说：“猫是捉老鼠的能手，你们要
是害死它，老鼠会在你家锅盖上拉屎。你们赶快撤
走，让它下树。”三个野小子走了两个，只有红旺没听
我的，带着黑狗继续守在树下。

我仰头看那只流浪猫，发现它的身子为黑黄白
杂色，只有尾巴全是黑毛。红旺说：“它是个黑尾儿，
我们就叫它黑尾儿。”

把它养在店里，天天给我们捉老鼠多好。回到
店里，我向老于介绍了路上的一幕，装了些吃剩的菜
肴，转身就去找“黑尾儿”。

二
红旺和狗都失去耐心走了。黑尾儿还在桑树

上，探头探脑向下看。用食物引诱它跟我走，终于把
它带到了我们的双代店。黑尾儿吃饱了就不见了，
但是，只要记得吃，它还会来的。果然，几天后，它就
把双代店当成了自己新的家，不时在我们眼前摆动
着尾巴。

双代店还有一个卖猪肉的沈爹，比我年长30
岁。土改时，他就是青年积极分子，杀猪是他的拿手
戏。沈爹感慨说：“这猫真幸运，长白尾儿就糟了。”
我联想到沈爹养的那条白尾巴狗，有人议论，白尾巴
翘着是戴孝，不吉利。正像人不能选择家庭出身，狗
能选择尾巴的颜色吗？沈爹大概不会这样思考。一
天，他拿了把斫骨刀，呆坐在凳子上。狗讨好地坐在
他身边，沈爹突然手起刀落，随着惨叫声，一条白尾
巴已斩落在地！

沈爹的狗虽然没了尾巴，但依旧会讨好沈爹；沈
爹呢，生活并没有变化，他依旧起早去镇上挑回配给
的猪肉，上午卖光，下午在家忙活。与沈爹的狗比，
黑尾儿确实幸运，更幸运的是，店里老鼠多，黑尾儿
大显身手，天天都享受老鼠的滋味。就这样，过了五
六天，店里的老鼠就没了踪影。

三
黑尾儿抓老鼠有功。一天晚上，我盛了半碗饭，

特意拌了肉丝肉汤，奖励它。老于阻止了我：“开锅
猫，刮锅狗。早晨开锅，舀半勺粥汤给猫就行；狗，晚
饭后从锅里刮些剩的给它就行。一天只喂一次。晚
上喂狗，因为狗要守夜；晚上喂猫，猫吃饱了，夜里就

懒得捉老鼠了。”那时，粮食按计划供应，早晚几乎家
家喝粥。按老于的主意，既可以省粮，又可以逼着黑
尾儿自食其力捉老鼠吃。此后，我放弃了晚上喂黑尾
儿；老于呢，无论早晚，他就没有喂过；沈爹晚上不在
店里，更不会喂黑尾儿。我只在早晨给它半勺子粥，
就成了黑尾儿最亲的人。

那是盛夏的一个早晨，我打开店门，发现夜里一
阵比一阵紧的大雨竟然完全停了。云开日出、草碧风
清，该吃早饭了。这时，黑尾儿浑身湿漉漉的，跑进来
门来。它嘴里叼着一条大鲫鱼，鲫鱼有七八两重，放
在地上还甩着尾巴。老于看了看鲫鱼说：“猫钓鱼，是
编的，猫会捉鱼，是真的。夜里下了大雨，农田排水，
河里的鲫鱼逆水而上，十有八九是黑尾儿守在水口旁
捉的。它叼回来，是报恩哩。”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
有大鲫鱼烧汤，也算是我们的口福。

四
转眼已是初冬，一天，沈爹卖完了猪肉，跟老于和

我闲聊。老于说：“店里没有老鼠了，这黑尾儿成了个
吃货，不如把它卖掉，换2斤肉下酒。”沈爹不以为然：

“卖猫，要看品种。这种乡下的土种猫，用它换钱买
肉，还不如直接吃它的肉。”我不赞成他俩：“没有了黑
尾儿，以后店里老鼠成灾怎么办？”沈爹看了看我：“灭
鼠的方法多着呢，‘以鼠灭鼠’比养猫合算。”

什么“以鼠灭鼠”？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沈爹
有些得意：“你们年轻，不晓得让老鼠互斗、互相残
杀，老鼠就不可能成灾，完全可以试一试。”

闲聊之后，转眼过去了半个月，镇上的供销社调
我去土杂部帮忙。供销社土杂部收购废品，也收购羊
皮、狗皮、黄鼠狼皮、羊油等。一天，沈爹拿来一张猫
皮，让我看看值多少钱。我看后大吃一惊，不满地问
他：“沈爹，你怎么把黑尾儿杀了？”

“你不晓得形势变化。很快要过年了，要卖的猪
肉多了，我得把当天卖不完的猪肉存放在店里。黑尾
儿偷吃猪肉咋办？还有，天气转暖后，猫皮就不值钱
了。春天，有其他猫叫春，把黑尾儿勾引走，我们就什
么也得不到了。”沈爹说得很平淡，我心中却掀起了波
澜：黑尾儿是那么温顺、讨喜，它灭鼠有大功，我们怎
么能这样对待它呢？

沈爹可能是见我脸色不好，解释说：“按理，这猫
也有你一份。不过，皮一剥，猫肉没有多少，你又忙，
就没有邀你一起吃。这猫皮是我剥的，我贴工夫，钱
三人分，行吧？”他这样说，我心里更不是滋味：“钱，你
拿走吧，你剥的猫皮，钱应该归你……”

我把钱给了沈爹，还说了些啥，已经记不清了。
沈爹、老于、我都属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但沈爹的
资历我无法比，我能跟他说什么呢？晚上，我始终无
法入睡，总是在想：人的命运，会跟黑尾儿一样吗？会
不会有一种力量，无视你的痛苦、你的生命，只看你是
否有用处，甚至臆想你是危险分子、是某种威胁……
我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此后，我的衣着拒绝一切毛皮，尤其是容易让我
联想到黑尾儿的毛皮领子。

黑尾儿

妻子穿上一件毛领子新衣，我皱起了眉头：“这动物的毛皮做的领子，我看到就不舒服。”“人家都夸毛领子
漂亮，就你与众不同。”妻子指责我，我苦笑：“你若有我的那段经历，也会拒绝动物毛皮制成的领子的。”


